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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

脸谱

孔子于《六经》之中，对《诗经》有巨大的
偏爱，即便到了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后，还
把《诗经》中《雅》和《颂》的乐曲收集整理出
来，恢复其咏唱的面貌。《论语》中就曾18次
涉及《诗经》内容，这比其他经典的总和还
多。我们以孔子诠释《诗经》为例，来诠释他

“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思想，是一件非常有趣，
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一章最值得玩味、深思。

“思无邪”原是《诗经·鲁颂·駉》中一句
诗：“思无邪，思马斯徂”。“思”在此篇本是无
意的语音词，“邪”字也不作“邪恶”讲，孔子解
为“思想纯正”，以此概括《诗经》的思想，赋予
其道德意义，奠定其治国理政的理论根基。

我们可以想象，当孔子想要总括《诗经》
思想时，也是辗转反侧、苦思冥想，突然，灵光

一闪，“思无邪”三字浮现出来，一切就变得豁
然开朗。“思无邪”确实出自《诗经》，确实是对
《诗经》思想的精当概括，而这三个字又分明
是孔子心血智慧的凝聚。他借一句普通的诗
句，表达出自己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三个字
还是这三个字，但意思、意境全变了，出乎其
类，拔乎其萃。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思
无邪”已非《诗经》中的“思无邪”。

有人说孔子断章取义，有人说孔子牵强
附会，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孔子创新的一种
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一是非对《诗经》精熟不可，《诗经》并非包袱、
累赘，而是新思想诞生的母体。孔子曾说“不
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踏着前人的脚印，学问
和修养不会达到精深的境界。二是非打破前
人的窠臼不可，旧的母体，时移世易，又会诞
生出新的胚芽。亦如孔子所言：“温故而知
新，可以为师矣”，这里的“新”就是新体会、新
发现、新见解，只有获得这些“新”之后，孔子
才敢“为师”，才会有创新性发展。

其实，不止做老师应如此，似乎所有文
化的继承发展都应遵循这个路径，不可因循
守旧，不可凿空出新。在一个活生生的传统
里，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对立面，而是它的
深化：若不能深刻理解旧，人们便无从创新；
若真想有所创新，还必须认真审视那份旧。
因而，人既要谦虚一点，向古人学习；还要灵
机一动，找到属于自己的新东西。孔子曾说
自己“述而不作”，只阐述不创新，似乎是一
个很守旧的人，但翻遍《论语》，你会发现孔
子无时不在创新，借古人之口来阐释自己的
思想，实质是“以述代作”，更加智慧圆融而
已。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

“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
矣”。孔子的学生子夏学习《诗经》很有心得，
受到孔子的称赞，这让我们知晓如何才能温
故知新。

子夏所问的文字出自《诗·卫风·硕人》，
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貌，不施粉黛，却绚
丽无比。当子夏读到“素以为绚兮”，便问孔
子“何谓也？”孔子以绘画来答复“绘事后
素”。古人作画，先布五彩，再以白色分布其
间，这样反而更能衬托绚烂的色彩。之后，子
夏又推演出一个礼学道理，“礼后乎”。他认
为礼如绘事之后的素，也就是礼作为人类社
会的一种文明和文饰，它的实施必须建立在
人类仁爱、忠信的道德良知之上。正如孔子
所言：“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最欣赏学生的创新能力，“举一隅而不以
三隅反，则不复矣”。子夏能举一反三，悟孔
子言所未言，所以受到孔子高度赞许，“起予
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孔子就是这样，把一首描写女性美丽的
诗篇，先类比联想到绘画上面，然后又引申发
挥到“礼后乎”的伦理层面。这样解读已是全
新的解读，已经和诗的本义毫不相干，或者说
诗本身无足轻重了，孔子和子夏在这里很好
的为我们演示了《诗经》由文学到政治的创新
性转换。《诗经》是前人的，感悟却是自己的，
《诗经》不会再起变化，但它却成了《论语》的
源头活水。依据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解
读，只要人的学问和道德还有提升的空间，那
么对经典的挖掘探索就没有止境。

《论语》中，同样是写爱情，但孔子对两
首诗的处理截然不同。《子罕》最后一章记载
了这样一首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
尔思？室是远而”。唐棣的花朵，翩翩摇动，
怎会不思念你呢？只是距离远罢了。孔子
洞若观火，一针见血的指出：“未之思也，夫
何远之有！”孔子看穿了这个主人公虚情假
意、花言巧语，并未真正思念爱恋对方的本
质，这属于最令孔子痛恨的“巧言令色，鲜矣
仁”的范畴。这首诗被孔子从《诗经》里删
除，因它无法给人带来正能量，任何消极、负
面的东西，不能放任，至少不能成为主流，这
是原则。

而另一首《关雎》，孔子评价为：“哀而不
伤，乐而不淫”。君子、淑女在恋爱时节，在一
起就快乐，离别就哀伤。孔子从中看出这种
情感的美好和适中：快乐的时候不要过度，哀
伤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由此得出普遍意义的
结论：人，何时何地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感和
行为，使之适度适中。至此，孔子的重要思想

“中庸”已经呼之欲出了。
因此，孔子把《关雎》冠于《诗经》之首，与

其说是讴歌了人性、情爱之美，倒不如说是孔
子中庸思想的一个表达而已。孔子“温故知
新”的落脚点很重要，孔子诠释《诗》，不是为
了成为诗人、成为诗歌评论家，也不是站在古
人的角度，探究为什么写和怎样写，而是重点
关注它能为现实提供什么，能为现实服务，给
民众一个正确指引，给社会一个正确的发展
方向，就是好诗。

这两首诗的不同处理，我们似乎窥出孔
子的苦心孤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诗》只
有立足现实，只有通过有效解读，用来教化民
众，使之成为行动指南，才能称为“经”。春秋
时期，《诗经》仅称作《诗》或者《〈诗〉三百》，经
过孔子创造性劳动，完成从文学作品到政治
作品的华丽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经典著作，
从而获得新的持久的生命力。

惭愧的是，我们今天解读经典，一般先看
原文写的是什么，权威怎样讲，教参怎么说，
标准答案是什么，“我”的见解呢？全然没
有。“故”还在，可渐渐失去了“知新”的能力。
所以，一旦经中无我，只能经是经、我是我，怎
样为我所用，怎样反本开新，都成了问题。读
经永远不是一个僵死的事情，它就像我们从
古人那里借来的一束火把，照亮了自己，照亮
了现实。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肩头，而不是
匍匐在脚下，才能看清未来的路。

文化自信的根源在于优秀的传统文化，
怎样搭起古与今的桥梁，怎样才能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孔子对《诗经》的诠释，会给
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成岳 摄影

温故而知新：孔子对《诗经》的诠释
张培水 热爱写作，每日闲暇时光都交给读与写了。读是充

电，写是释放，只读不写，鉴赏能力日有所长，作文却易迟
滞，二者若鱼水，不可弃其一。

读分精读和浏览，我精读的多是纸质书，置于案头或
枕畔，像给知己打电话或发短信，经常放在心上，有空儿就
翻上几页，细细咀嚼一会儿。

浏览是为写开拓思路，扩大认识世界的视野。然而，
浏览亦有不快时，如昨日打开一家报纸今年的电子版，见
副刊有一文题目甚是醒目。粗读一遍，便感此文写得颇具
新意，文字亦生动活泼，给人较深印象。作者的名字是经
常见诸报刊的，是我钦佩的名作者之一。今晨又上百度寻
此文，意欲作范文学习，却发现有一同题的，打开一瞧却是
去年另一位作者发表在另一家副刊上的。

二文一对，更觉不悦，抄袭连一点加工都未作，只是换
了个名字。试想，网络时代，即使编者疏忽，作者和读者也
会发现。

鲁迅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而我说，如
果抄，肯定输。

捣鬼的效果是有限的
王贵宏

水浒英雄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能耐，
各有各的相貌。忠义堂排座次，虽假借石
碣天文，却也大致按照本领、人品、资历和
名望，决不以貌取人。不过，假如以相貌为
标准来排座次的话，或许别有趣味。

第十、病关索杨雄。书中描述：“那人
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两
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
髭髯”。《水浒传》里有几个行刑刽子，长相
都不恶，如蔡福、蔡庆兄弟，但相比之下，
杨雄更加出色一些。

第九、金枪手徐宁。书中写道：“众人
看徐宁时，果然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长
身体，团团的一个白脸，三牙细黑髭髯，十
分腰围膀阔”。与杨雄相比，徐宁胜在白。

第八、没遮拦穆弘。穆弘的长相亦有
诗为证：“面似银盆身似玉，头圆眼细眉
单。威风凛凛逼人寒。”脸圆而白，看来是
施耐庵评判颜值的一个标准。穆弘又在
清秀中透着威风，难得。

第七、行者武松。打虎英雄自然器宇
不凡，英气逼人：“身躯凛凛，相貌堂堂。
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不
仅如此，后来为逃避官府缉拿，武松改作
一副行脚僧打扮，又是与众不同：“额上戒
箍儿灿烂，依稀火眼金睛；身间布衲袄斑
斓，仿佛铜筋铁骨”。不由得张青夫妇脱
口喝彩：“果然好个行者！”

第六、智多星吴用。吴用出场时就令
人眼前一亮：“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
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
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
清目秀，面白须长”。如此清雅脱俗相貌，
配得上满腹经纶，自可跻身前十。

第五、白面郎君郑天寿。郑天寿因生
得白净俊俏，故而得“白面郎君”雅号，怎
见得？“生的白净面皮，三牙掩口髭须，瘦
长膀阔，清秀模样，也裹着顶绛红头巾”。

第四、小李广花荣。作者对花荣的外
貌不吝笔墨，有诗赞曰：“齿白唇红双眼
俊，两眉入鬓常清。细腰宽膀似猿形”。
金圣叹也有一番评语：“可谓矫矫虎臣，翩
翩儒将，分之两隽，合之双壁矣”。

第三、玉麒麟卢俊义。书中写他：“目
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
凛凛，仪表似天神”“眼珠如点漆，面部似
镌银”。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后，宋江欲遵
照晁盖遗嘱让出山寨头把交椅，并列出

“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竟是：“宋江身
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
躯，有贵人之相”。

第二、小旋风柴进。且看柴进出场时
的描写：“马上那人生得龙眉凤目，皓齿朱
唇，三牙掩口髭须，三十四五年纪”。另一
处又写道：“规行矩步端详士，目秀眉清年
少郎”。书中第六十二回写蔡福回到家
中，忽有人叫他，“蔡福看时，但见那一个
人生得十分标致”。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浪子燕青。燕青是卢俊义的心
腹家仆，然而身份并不影响长相。但见
他：“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
掩口细髯，十分腰细膀阔”“唇若涂朱，睛
如点漆，面似堆琼”。其仪表天然磊落，就
连皇帝宠爱的李师师也对他心动不已。
推燕青为梁山“最美好汉”，名至实归。

梁山好汉中的美男子
成健

“给生命留白”——好像是某个年份某省出过的一道
高考作文题。其实，岂止是那些考场上的学生，我们这些
当教师的，将这道题目拿来做做，也许会是一件更有意味
的事情。

不愿给自己的生命留下哪怕是一丝的空白，这似乎已成
为当今教师群体的一个“行业性特征”——除非你到了退休之
后，除非你已经身不由己。在我心目中属于“丰碑级”的著名
教育家霍懋征、斯霞、于漪等前辈，即便在退休之后甚至到了
耄耋之年，依然一刻不停地为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奔波效劳，
其生命的“充实”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在岗教师。更有不少
尚处英年的年轻生命，在在讲坛上、在办公桌前溘然而逝，对
他们来说，事业心、责任感、繁重的工作以及不期而至的病魔，
已将短暂的生命填得满满当当，间不容发。那些因短暂而愈
显凝重的生命，只有留待我们这些“后死诸君”去细细回味。
这一现象的是非得失，也只有待社会学家去探究。而这，对于
那些杳然而逝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

“睡得比狗还迟，醒得比鸡还早”，这是曾经在网络上
流行过一阵的两句半含同情半带调侃的描摹教师生活的

“段子”。其实，即便在这极其短暂的“睡”“醒”之间，我们
的老师又有多少问题需要操心费神：关于学校的，关于班
级的，关于学生的以及关于自己任教学科的……各种繁冗
的事务，似乎总在与教师那点可怜的休息时间做着拔河的
游戏！至于在“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的全过程中，备课上
课、批阅作业、找学生谈话、接待家长访问……更是充斥着
他们生命的分分秒秒。而在这同时，一位富有责任心的老
师，又会想方设法设计出一件件“填充物”，将学生的生命
空间填得严丝合缝：上课时一唱三叹的讲授，下课时纷至
沓来的作业，节假日漫无休止的补习……这些，已将学生
生命中所有欢娱赶得渺无踪迹。

可怕的还不仅仅在于生理机能和身体健康在紧张的
生活中被完全透支，致使多少老师和学生处于精疲力竭头
晕脑涨的“亚健康”状态，更在于人们心力交瘁的忙碌中萎
缩了情感的细胞，退化了思想的机能，使老师学生的思想
感情完完全全地失去了应有的张力。

在我们曾经极为崇尚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的老师学生
似乎早已成了一种标杆。他们在“考试”这一坚不可摧的
指挥棒的催逼之下，整日思考的便是下一步做什么、怎么
做，至于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则往往
成了他们思维中的盲点，更不用说让他们静下心来总结过
去，反思从前了。至于到了原本需要大量独立的“思想”因
子投入的领域——那片属于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学术天
地里，更多的中小学教师“领地失守”，让自己的大脑成了

“别人的跑马场”——以考试大纲为“纲”，以课本为“本”，
以教学参考书为“据”，哪里还有一点点自己独立意识的参
与！不少老师穷极一生，身体在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循
环，大脑在教科书与标准答案之间循环，生命在学生考好
与考坏之间循环；两鬓的华发一根根增多，眼前的镜片一
圈圈加厚，答题的技巧一天天娴熟，资历与工龄一年年渐
长……可是思想之树和创新精神却是一天比一天凋零萎
缩！这正是当今中国“教书匠”层出不穷，而“教育家”凤毛
麟角的根源所在。这恐怕也是我们的学子，在国际各类学
科奥赛中摘金夺银而到了“玩真的”——比如斩获科技界
的诺贝尔奖的时候，却难以出头的根本原因吧。有道是

“名师出高徒”，即便是一个个“龙种”，到了有“技”无“艺”、
有“匠气”无“匠心”的“工匠”们的窝里，恐怕最终也只能孵
化出一只只“跳蚤”来吧？

古人论学诗，有“功夫在诗外”之说——要想写好诗，
必须时时跳出诗歌的圈子。这正是为了避免“当局者迷”
的视角局限，求得“旁观者清”的理想效果。而今天很多的
老师学生非但跳不出这“诗歌的圈子”，反将所有的生活一
概忽略，错以为“诗歌”乃是人生的全部，学习、工作之外的
绚烂人生、缤纷生活，在他们眼中已经全无光彩，甚至无足
轻重。一旦事业、学业受挫，多少人就此沉沦乃至自戕轻
生……教育发展到这一步着实令人心痛。

给生命留白，是一个最起码的人生诉求。我们的身体
需要时时从繁冗琐杂的事务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好让我们
干涸的生命在与家人、亲友的情感交流中得到充分的滋
养，好让我们倦乏的肢体得到适度的放松；我们的心灵需
要一方净土，让我们去咀嚼回味过往人生，去整理调适自
己的生命轨迹；我们要让一直高度绷紧的神经开一开小
差，体验到工作学习之外的乐趣，让精神的荒原上繁衍出
片片绿洲……这样的人生，对自己，对他人会更有意义。

我们听惯了这样一句话：今天的生活是快节奏的。事实
上，即便是再快的节奏，也是以一个个短暂的空白作为单元分
割标志的。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忽视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

■心飞扬 摄影

快节奏之下为生命留白
王淦生

袁了凡是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小时候他
上山采药，偶遇一个算命先生，说他有当官的
命，明年就能考中秀才，劝他不要再学医。袁
了凡将信将疑，征得母亲同意后，弃医从学，
第二年果然考中了秀才，连名次都跟预测的
一样。算命先生又算出袁了凡只能考中举
人，当一任县令，甚至告诉他五十三岁寿终正
寝，命中没有儿子。

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袁了凡心态
反而放开了，于是寄情山水，也过得不亦乐
乎。后来，一位禅师点醒了他：“命由自己造，
福有自己求，哪有不可更改的定数？”一语点
醒梦中人，袁了凡埋头苦读，发誓打破命运的
魔咒。在京城，考中了进士，后在兵部做了
官；不仅有了孩子，还是个儿子；不仅活过了
53岁，还活到了74岁。

袁了凡让人肃然起敬，冲破宿命的藩篱
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古人很信命。既然“生
死由命，富贵在天”，也只能“听命由天”了。
时代的限制，思维的惯性，人们很难跳出宿
命论的小圈子。一代豪杰项羽，巨鹿之战破
釜沉舟，击败秦军主力，于辕门接见各路诸
侯时，诸侯皆不敢正眼看他，气势何等磅
礴！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项羽欲东渡乌江
时，却改变了主意：“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民间有这样的传说，张良已用蜂蜜在乌江边
写下七个大字“项王必死于此地”，爱吃甜食
的蚂蚁就布满了字身。项羽看到触目惊心
的七个蚁字，勇气轰然倒塌，认为自己“天数
已尽”，于是有船不渡，拔剑自刎了。司马迁

不禁感慨道：“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
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项羽至死也不知
道失败的原因，把一切归之于“天之亡我”，
白白失去了可能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悲，可
叹！

“命若穷，掘着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
白纸变成布”，这句话把个人的所有努力都化
为乌有，把人上升的空间全都封死了。好在
还有不信命的，让我们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
了光明。壮族有这样的谚语：“算命若有准，
世上无穷人。穷勿信命，病勿信鬼”。有多少
人一帆风顺？每个人都会遇到人生的低谷。
要说“命不好”，奥斯特洛夫斯基算一个。家
境贫寒，11岁当童工，15岁上战场，16岁受重
伤，23岁双目失明，25岁全身瘫痪，够不幸
了。但他没有堕落，没有怨天尤人，反而以积
极的心态顽强面对厄运，凭着不屈的意志终
于完成了世界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
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一生受尽了磨难，然而也
正是这些不幸，成就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余
秋雨在《一位让人心疼的大师》中写道：堂吉
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命运多舛，然终
成大器的名人不胜枚举：海伦·凯勒、卡夫卡、
史铁生、张海迪、霍金……“我要扼住命运的
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贝多芬
的呐喊震撼人心。

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有两首诗生动
传神，流传很广。《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
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四
悲》诗：“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

面，下第举人心”。得意的喜悦，失意的悲伤，
描绘得淋漓尽致。人生的悲喜是由上天决定
的吗？我们看看两位企业家的悲喜人生。史
玉柱创建巨人集团，凭借计算机软件和保健
品迅速飞腾，然后因巨人大厦而迅速坠落，顷
刻间财富灰飞烟灭，沦落为负债近3亿元的

“中国首穷”。债主逼债，讼事缠身，真是“屋
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那段日
子，史玉柱是欲哭无泪。但他不信命，经过几
年的蛰伏之后，史玉柱依靠“脑白金”和网络
游戏“征途”重新崛起，胜过当年的鼎盛时
期。不会抽烟的人也知道“红塔山”这个著名
品牌，红塔集团的董事长褚时健曾红极一
时。名满天下的“烟草大王”褚时健后因贪污
罪被判刑，74岁保外就医，与妻子承包荒山
开始种橙子，“褚橙”畅销全国。褚时健在曾
经的辉煌中跌倒，在跌倒后又一次创造神话，
这一切皆非命中注定的，悲与喜都是自己一
手缔造的。古罗马有谚语：每个人都是自己
命运的锻造者。

“命由自己造，福有自己求”，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不听从命运的摆布，藐视它，跨过
去，就会书写浓墨重彩的未来。自甘平庸，命
运就如飞舞的柳絮，无法把握自己的行踪；永
不妥协，即使小小的蒲公英，也会落地生根，
芳华天涯。 ■李海波 摄影

哪有上天注定的命运
葛峰

冷眼

盛典

如此种类繁多的交通工具，加上古代马
路不像现在这么宽，又没有火车、飞机、高铁、
地铁分流，人口素质肯定也没现在高，特别是
在人口动则几十万上百万的长安、洛阳、开
封、杭州等国际大都市，如果没有“交规”，没
有“交警”，大街上不得乱成一锅粥了？

既然需要管理，那肯定得制定“交规”。
但是，古代“交规”是否比今天的好，这个不好
说，但简单、实用、容易记，那是肯定的。

先秦文献《考工记》就有“交规”，不引用

了，因为读起来特别拗口，直接翻译过来就
是：“城外有三扇门，三扇门中各有一条道路，
男子靠右行走，女子靠左，而车辆从中间行
驶”。这大概是最早的“人车分流，行人分流”
交规。

唐朝《仪制令》是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交
规”。该法规定“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
老，轻避重，去避来”。此规定体现了“三原
则”：一是等级原则。就是地位低的，要避让
地位高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没办法。二是
尊老爱幼原则，这一条是古今通行的规则。
三是尊重交通规律原则，比如“轻避重”“去避
来”，此原则至今仍在沿用，否则，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后果很严重。

《仪制令》始于唐朝，盛于宋朝。
面对都城开封交通秩序混乱的现象，公

元983年，北宋朝廷下诏：令京都开封及各
州，在城内主要交通路口悬挂木牌，上书《仪
制令》作为交通规则，人人都要遵守。这是在
宣传普及交通法规。

到了南宋，交规宣传不仅由各州扩大到
各县，而且由“悬挂木牌”发展到“刻石立碑”，
以永久示人。今陕西略阳县灵崖寺就存有
《仪制令》石刻的实物。 不仅如此，宋朝还在
各类主要交通要道处，都要求政府悬挂木牌

或树立石碑，上面写着温馨提示：此处为事故
多发路段，请谨慎驾驶；坡度很陡，请谨慎驾
驶之类，提醒行人遵守交规，确保安全。

既然有“交规”，就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可古人没有驾照啊，即使违反交规，既无法扣
分，也不大好罚款，但古人自有古人的办法。

《唐律疏议·违令》中记载：“令有禁制，违
者笞五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交通有禁
令，违反要打屁股五十大板。这些“交规”和
惩罚措施，不只针对社会底层，王公贵族也不
能豁免。

西汉文帝时，皇太子与其弟梁王驾车犯了
“交规”，时任廷尉（公安部长）的张释之依法扣
押两人，直到皇太后出面求情，汉文帝亲自替
儿子道歉，张释之才释放了他们。不久，一位
农民违反“交规”，冲撞了汉文帝的车驾。张释
之审理后，依据“交规”处以“打屁股”的惩罚，
本想将这位农民处死的皇帝很不理解，张释之
解释道：“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也”。最后，汉
文帝接受了张释之的判罚。为维护“交规”的
严肃性与法治的公平，张释之宁可得罪皇帝，
能做道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

违反“交规”打屁股，唐宋最为频繁，这也
证明了唐宋时期物流发达与经济的繁荣。

■马婧婧 摄影

不扣分不罚款：古代违“交规”怎么办
千年士心

古今笔谈

剑胆琴心

新格言


